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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佛西（1900.12.4-1965.10.26）戏剧教育家、剧作家。 江西丰城人，1920年考入燕京大学，1924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戏剧和

教育。 1926年获硕士文凭回国，任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教授。 1932年赴河北定县从事农村大众戏剧的研究与实验。 1938年8

月，任新成立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校长。 1945年起先后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教授、校长。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立戏剧专

科学校校长、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院长、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著有戏剧剧本集《佛西戏剧集》（4册）等，戏剧理论专著《写剧原理》《佛西论

剧》等，散文集《山水人的印象记》。

熊佛西代表作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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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誉为 “中国的易卜生”，与
欧阳予倩、田汉、洪深一同被视为中
国现代戏剧运动的拓荒者和奠基
人。他就是戏剧教育家、剧作家———

熊佛西先生。 “要是不了解熊佛西，

就等于不了解中国近代戏剧教育
史。 ”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这四位
元老的功绩可谓各有千秋， 但在戏
剧教育上， 熊佛西 “培育人材的众
多、坚持时间之久长，同时代中很少
有人能和他相比”。从1926年留美归
国后开始， 近40年的戏剧教育人生
里，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在北京
主持艺专戏剧系， 在河北定县开展
农民戏剧活动， 在四川办校培育抗
战的“戏剧铁军”，新中国成立后任
上海戏剧学院首任院长……他的戏
剧教育事业一再被迫中断， 但他始
终没有放弃， 一次次应着时代脉搏
而拾起。戏剧即教育，在茫茫黑夜中
点燃火焰，让戏剧真正走向大众、鼓
舞大众， 这样的思考和探索贯彻了
熊佛西的一生。

从事戏剧的目的是什么？ 有人
认为，戏剧是高雅的艺术，要“为艺
术而艺术”；有人则认为 ，戏剧不过
是开心取乐的“玩艺儿 ”，其目的在
于娱乐。但在熊佛西那里，他的戏剧
观既不是“为艺术”或“为娱乐”———

“为人生”是他走上戏剧之路的基本
出发点。

这与熊佛西的成长经历不无关
系。 1900年，熊佛西出生于江西省丰
城县罐山村。 因为家境贫穷，他4岁
便开始拾猪粪、打柴火，在长达13年
的农村生活里， 切身地体会着中国
大地上广大农民的苦难。 或许也是
因为这样， 当15岁的熊佛西第一次
在汉口看到文明戏的专业演出———

那是著名“正生”郑正秋主演的爱国
戏《黄老大说梦》，他扮一个老农，悲
愤地诉说我国地大物博却因列强欺
凌弄得国困民穷———便从此在少年
心中种下了“干戏是为了宣传革命，

开通民智”的种子。

熊佛西的表演和创作天赋 ，在
中学时代就展露无遗。 就读于辅徳
中学期间， 第一次自编自演的歌颂
革命烈士的《徐锡麟 》，便在师生之
间反响热烈。 1918年，湖北闹水灾，

学校开展赈灾活动， 熊佛西以水灾
为题材自编自演了《灾民的呼声》。为
了使演出效果逼真， 他在临上台前
往身上泼了一桶水， 浑身湿透地站
在台中间倾诉灾民之苦， 令观众无
不为之动容， 仅一次演出就募得三
百元赈济款。但是在那个时代，父亲
坚决反对他演戏， 甚至把他锁在房
间禁闭起来。 不甘屈服的熊佛西趁
着夜色爬窗溜出家门， 如期参加为
灾民募款的公演。

五四之后， 随着以易卜生为代
表的欧洲近代“社会问题剧”传入中
国，知识界大力倡导“为社会现实 ”

的新型话剧。 澎湃的新思潮也激荡
着熊佛西的心。 1920年夏，中学毕业
后瞒着父亲出走的他来到了向往已
久的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北京 。

求学于燕京大学的三年， 除了完成
学业外， 他将大部分精力都投身于
当时知识界轰轰烈烈的戏剧运动 。

1921年，他与沈雁冰、郑振铎 、陈大
悲、 欧阳予倩等十三人一起组织我
国现代话剧史上第一个戏剧团体
“民众戏剧社”，明确提出“为人生 ”

的戏剧观：“‘当看戏是消闲 ’ 的时
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剧在现代社
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
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 又是搜寻社
会病根的X光镜……”

1924年，一次机缘巧合下，熊佛
西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深
造， 师从美国现代著名戏剧大师马
修士教授。 当时哥大的留学生济济
一堂，熊佛西的同学里有闻一多、罗
隆基、梁实秋、余上沅、赵太侔等等，

这些心有远梦的年轻人一起畅谈国
事和艺术，立下“愿以毕生全力置诸
剧艺， 并抱建设中华国剧之宏愿”。

尽管远离国土， 他的心却始终为祖
国的命运所牵动。看到身边一帮“不
学无术、数典忘祖”的“洋博士 ”，他
以近乎闹剧的形式写下 《洋状元》，

“以期唤醒国内一般迷信留学生的
迷梦”；1925年 “五卅 ”惨案爆发后 ，

他愤然写下《一片爱国心 》，对帝国

主义和卖国政府表达强烈抗议。 这
部剧作问世后轰动一时， 出现连演
400余场的盛况。

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
生。但在熊佛西看来，残酷的现实正
是人民迫切需要戏剧的时候。 正如
他所说，“我一向认为， 戏剧不仅是
健康的娱乐， 而更是一种有力的教
育。这种教育的起落，足以影响我们
中华民族的兴衰， 戏剧是民族精神
的最高表现， 剧场是衡量民族文化
的水准， 除非我们不想迈上复兴的
大道， 除非我们不想把中国建为一
个强盛的国家。否则，我们决不能不
重视戏剧教育”。 1926年，拿着硕士
文凭回到祖国的他接受北京国立艺
术专门学校的聘请， 担任戏剧系系
主任兼教授。 这是我国第一个把戏
剧正式列入国立学校教育中的专
业。自此，熊佛西点燃了中国戏剧教
育的火种， 并终其一生为这一事业
鞠躬尽瘁。

和同时代的戏剧运动家相比 ，

熊佛西的戏剧思想有什么不一样 ？

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丁罗男看来 ，

“大众化”是他思想中最具标志性的
特色。 “尽管喝了‘洋墨水’，但熊先
生和当时受国外思潮影响而追求象
牙塔艺术的许多戏剧家不同， 他是
非常‘平民化’的戏剧家。一般来说，

戏剧的对象是知识分子， 但他却觉
得戏剧是为大众的， 必须向大众走
去。 如何让戏剧这一外来形式成为
中国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新剧种 ，

这是他从美国回来以后一直在思考
的问题。 ”丁罗男这样说。

这在当时熊佛西的戏剧理论探
索中也很容易找到例证———在出版
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 《佛西论剧 》

《写剧原理》两部专著中，他就强调
戏剧是为观众服务的， 并以此为核
心建构起他的理论体系。 如在戏剧
的本质问题上， 熊佛西坚持戏剧的
“剧场性”， 认为戏剧必须在剧场里
演出， 而当时有些文学家却往往把
戏剧作为文学来看。 丁罗男就提及
了当年熊佛西与他的同学、 莎士比
亚专家梁实秋的一场论争：“梁先生
认为莎翁的作品不应该拿到剧场
演， 一旦演了就会糟蹋作品本身优
美的文辞。熊先生却不以为然，他说
如今在文人看来高雅的莎翁剧作 ，

放在当年的伊丽莎白时代其实是很
通俗的， 有很多买不起票的观众还
站在后面看，是非常贴近大众的。 ”

此外，在坚持“剧场性”的基础上，熊
佛西还由此提出一系列戏剧创作的
特性：他强调“动作性”，他认为适合
广大劳动群众的剧本不是莎士比亚
式的“充满精神微妙的哲理”，“贯串

了飘渺诗意的妙语 ”，而应当是 “粗
线条”的、动作性的，既生动又具体，

让观众一看就懂。 他还提出了在当
时广受非议的“趣味中心”和 “单纯
主义”，尽管他在抗战以后放弃了这
两句口号， 但对戏剧作品审美要求
和对观众审美心理、 接受能力的重
视，仍是他一直所坚持的。

在熊佛西那里， 对戏剧大众化
的探索远不止于坐而论道。 20世纪
30年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
艺运动掀起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 。

与某些关在玻璃窗里高谈主义的作
家们不同，出身农村、对农民有着深
厚感情的熊佛西清醒地认识到 ，戏
剧工作者在知识分子圈里兜来兜去
是没有出路的， 如果离开农民谈大
众化，就是空话。 “新兴戏剧的大众
化 ， 也可以说要使新兴戏剧农民
化”，这是他提出的真知灼见。于是，

身为大学教授的熊佛西放弃优渥的
城市生活，奔赴河北定县，到农村去
播种戏剧教育的种子 ， 一待就是5

年。有学者曾评价：“这是中国农民和
现代戏剧的第一次紧密接触，也是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自觉地以 ‘实验’为
口号的大规模戏剧运动。 ”

河北定县的5年是熊佛西戏剧
教育人生里非常重要的经历。 他实
现了自己的夙愿， 希望通过戏剧演
出激发农民的“向上的意识”。他说：

“我们在定县决不敢摆着传道师的
架子，我们只是‘戏子’而已。虽然有
一个‘唤发农民向上的意识’为戏剧
内容的准则， 可是我尽力应用巧妙
的技术，使它成为蕴蓄的，默而不宣
的。 ” 农民看不懂高深的、“水土不
服”的外国剧，熊佛西发挥自己作为
剧作家的才能，深入农村实际生活，

以农民为对象连续创作了 《屠户 》

《王四》《过渡》等。 这些剧作深刻揭
露了农村的黑暗与丑恶， 表达了受
苦受难农民的真实感受。 据他自己
回忆有一次《屠户》演出：“演到第三
幕孔屠户侵占王大的房屋时， 台下
有一青年农民突然起立，脸红耳热，

大声向台上骂道 ：‘揍他妈的老混
蛋！ ’那时我正在台下看戏，看了这
种情形不觉深受感动。 回忆我当时
写《屠户》剧本时，并没有成心要观
众反对孔屠户， 结果观众倒有了这
种反抗的表示。 ”

除了戏剧内容外， 熊佛西还根
据农民的喜好和生活习惯， 因地制
宜地在剧场、 演出方式等方面进行
革新。 他提出“露天剧场”是农民戏
剧的最好方式，以青山绿水为背景、

以日月星辰为灯光， 因为农民所过
的就是露天之下的生活， 如果把他
们圈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 像室内
剧场那样， 反而不能感到心情的舒
畅。 这在《过渡》的演出中体现得淋
漓尽致， 这部剧作讲述的是回乡青
年带领农民在一条给生活带来极大
不便的河上造桥， 与劣绅船老大斗
争的故事， 熊佛西很巧妙地结合故
事情节把剧场安排在小河边， 利用

岸的坡度，让观众可以席地而坐。此
外，他还主张“台上台下打成一片 ，

演员观众不分”的新式演出法，目的
就是打破幕线， 改变观众 “隔岸观
火”的态度，使观众不感觉在看戏 ，

而感觉他们在参加表演、参加活动，

这样人们才能感到戏剧的亲切。 比
如在《王四》的演出中，其中有一幕
是县政府的法庭， 县长在审问被诬
陷为土匪而遭逮捕的王四， 观众席
变为法庭的旁听席， 看着王四被逼
迫时便不平地高呼“王四冤枉”而要
求释放，让观众产生真实之感。

对于熊佛西来说， 通过戏剧大
众化运动， 他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观
众“隔岸观火”的看戏态度，更重要
的是在深重的民族苦难面前， 激发
他们对新生活的向往， 唤醒他们的
革命意识和战斗意识。 “我们虽是一
群戏子， 但我们不愿放弃我们的责
任。 我们今日是一队战士……在全
面抗战的今日，戏剧应该是武器，应
该是枪炮， 是宣传杀敌最有效的武
器， 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最有力的
工具！ ”1937年，卢沟桥的一声炮响
结束了熊佛西在河北定县如火如荼
的农民戏剧运动， 但他的大众化实
验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时代感
召下，熊佛西来到成都，担任于1938

年8月成立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
验学校的校长。 当时剧校的学生后
来回忆 ：“我们每天要操练 ， 要打
靶 ，而熊先生一次也不缺席 ，他穿
起有点过小的学生制服 ， 背起长
枪，和我们一起跑步、卧倒……他的
有些秃顶的头上冒着汗， 他的深度
近视镜在闪着光， 这情景依然历历
在目”。

只是， 动荡时局下的戏剧之路
注定是荆棘丛生的。 当年四川省剧
校的学生演爱国戏， 怕国民党的人
来捣乱， 熊佛西不知从哪儿找来两
个手榴弹绑在身上， 整天在剧场门
口站岗。因宣传进步思想，四川省参

议会在“皖南事变”后不久便以莫须
有的罪名勒令省剧校停办。随后，熊
佛西辗转于桂林、遵义等地，在流亡
中仍心系着戏剧。 1945年11月，怀着
建设战后文艺热情的他走进上海市
立实验戏剧学校 （上海戏剧学院前
身），但不久又遭遇“裁撤”风波。 在
文艺界进步人士和师生的据理力争
下，学校才勉强保存下来。 1947年，

熊佛西临危受命， 出任实验戏剧学
校校长。 不甘心失败的反动当局又
企图以卡经费的手段扼杀学校 ，最
艰难的日子里， 穷困潦倒的熊佛西
和师生们只能每周举行周末公演 ，

卖艺得来几文钱，买点山芋熬稀饭，

借以糊口，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
上海解放。

熊佛西对戏剧大众化的思考 ，

同样反映在他办教育的理念中 ，那
就是要培养面向大众、 为社会服务
的戏剧人才。“培养人才的目标，我以
为，首先应该注重人格的陶铸，使每
个戏剧青年都有健全的人格，是一个
堂堂正正的 ‘人’———爱民族， 爱国
家，辨是非，有情操的人。 然后，他才
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所
以本校的训练的体系， 不仅是授予
学生戏剧的专门知识与技能， 更重
要的还是训练他们如何做人。 ”这一
以“人”为本的戏剧教育思想，如今
被镌刻在上戏红楼前庭，熠熠生辉，

成为无数学子的座右铭。 不仅如此，

熊佛西当年提倡的许多戏剧教育的
具体实践，至今看来仍不过时。

“就像今天我们强调通识教育
一样， 熊院长在当年便倡导要培养
‘通才型’的戏剧人才。 ”丁罗男这样

说。 这与熊佛西对戏剧本身的理解
不无关系。在他看来，戏剧是一个综
合的整体性的艺术，“剧本、演员、背
景、灯光、服装，是剧场上的五味调
和”，这意味着戏剧人才在某方面有
专长的基础上， 还必须对剧场各个
部门的工作有个整体的认识， 如戏
文系的学生光会编剧却不懂舞台是
万万不行的。 丁罗男曾听老一辈的
学长回忆，在“戏校”时期，当时全校
师生一律必修 “舞台工作实习 ”课
程，新生进来每人先发个书包，里面
装有锤子、 钉子等舞台上要用到的
小工具， 使他们首先了解剧场的前
台、后台每一项工作。 当年，演一出
戏也是全校出动， 而不仅仅是表演
系的事情。 他还强调要向作为优秀
民族遗产的戏曲艺术学习， 他教导
学生无论发声、吐字、动作、姿势、台
风都应该勤学苦练， 要有一套过硬
的基本功，而这些方面“必须虚心向
戏曲艺人学习”。 为此，学院先后邀
请周信芳、盖叫天、俞振飞等戏曲表
演大师到校示范演出。

在熊佛西看来， 要建立戏剧作
为一门综合艺术的整体观念， 不仅
要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 还必须做
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不到剧场里
去而论戏剧， 正如研究化学不进实
验室一样的隔靴搔痒。 ”戏剧学校一
定要有剧场， 除了课堂的理论教学
以外， 在具体的演出实践中培养学
生，是熊佛西的一贯主张。熊佛西反
对与世隔绝、 关门办学的封闭型教
学法，因为戏剧是大众化的艺术，从
创作到演出都是社会化的产物。 每
次演出以后， 他都要带着学生和观
众沟通， 听他们的反馈。 他还提出
“社会调查”的主张，带学生参加各
种社会活动，或到农村，或去工厂 、

茶馆、酒肆、旅店、码头观察人物及
社会百态。

熊佛西留下的这些教学传统，一
直延续到今天的上戏。在众多的受益
者中，就有他的孙子———熊梦楚。 熊
梦楚毕业于上戏， 如今是上戏的老
师。 尽管与爷爷素未谋面，但他不仅
耳濡目染着爷爷留下的教学遗产，在
他的老师以及老师的老师的口口相
传中，也收获了关于爷爷一箩筐的故
事。 从这些记忆碎片里，他还原了爷
爷生前的模样，也感受到了一种珍贵
的如“大家庭”般温暖的师生关系。

有的故事里，熊佛西是无私的，

处处闪现着人性的光辉： 学生没有
经济来源，无法上学，他就用自己的
薪金供他们读书； 有的进步学生遭
到反动当局迫害， 他就冒着风险把
他们保护起来，转移出去；学生没有
蚊帐，他出钱买；学生食堂缺粮食 ，

就将自己家里的存粮送给食堂。

在更多的故事里， 熊佛西是热
情洋溢、真性情的：他从来不摆院长
的架子， 他总是亲切地称呼学生为
“孩子们”；他声若洪钟，不时爆发的
笑声几可掀翻屋顶；走在校园里，他
总是热情地跟遇到的每个人打招
呼，同花匠亲密交谈，和传达室工友
嘘寒问暖， 想要把学院里的每个人
都记住。即便是生命的最后，在华东
医院养病的他也要坚持每天到校园
里走走。

但在另一些故事里， 熊佛西却
展现了严厉的、一丝不苟的另一面：

在排练场上， 他是不留情面的 “暴
君”，你在台上感觉不对，台词吐得不
清晰，他一定不会让你过关；即便是
一些常人看来的小细节，熊佛西也非
常较真。 著名配音演员曹雷逢人必
讲：当时排演毕业剧目《玩偶之家》，

熊院长亲自来执导， 她饰演娜拉一
角，生活上大大咧咧的她有一次穿着
裙裤来排戏，便因为不符合人物形象
的穿着而被熊院长训斥，吓得她赶紧
跑回宿舍换装。

最令熊梦楚难忘的，不仅仅是前
辈们口中的这些故事，而是当他们在
讲述这些故事时，总会声情并茂地向
他演绎他们记忆中的熊院长。 这是
“上戏人”纪念老院长特别的方式。

2019年的校庆日上，大师剧《熊
佛西》在上戏首演，由四位校友通过
他们各自的视角， 演绎了不同时代、

不同侧面的熊佛西。 作为导演，熊梦
楚有感而发地说：“上海戏剧学院的
熊佛西铜像，每逢毕业典礼和校友返
校时都会被学生的鲜花簇拥， 我知
道， 那不仅是晚辈对前辈的怀念，也
是学生对老师的感恩；每逢老校友讲
起熊院长的事迹时，总会绘声绘色地
模仿一段，虽不尽相同，但我知道，那
是他们心中的熊院长，更是我们每一
个人对中国戏剧教育的希望。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陈瑜

熊佛西：为中国现代戏剧的大众化开路

◆熊佛西认为，戏剧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性的艺术，“剧本、演员、

背景、灯光、服装，是剧场上的五味调和”，这意味着戏剧人才在

某方面有专长的基础上，还必须对剧场各个部门的工作有整体

的认识。 “戏校”时期，当时全校师生一律必修“舞台工作实习”

课程，新生进来每人发个书包，里面装有锤子、钉子等舞台上要

用到的小工具，使他们首先了解剧场的前台、后台每一项工作。

【培养“通才型”的戏剧人才】

◆当年四川省剧校的学生演爱国戏，怕国民党的人来捣乱，熊

佛西绑了两个手榴弹在身上，整天在剧场门口站岗 ;上海“戏

校”时期，反动当局企图以卡经费的手段扼杀学校，穷困潦倒

的他和师生们只能每周举行周末公演，卖艺得来几文钱，买点

山芋熬稀饭，借以糊口……动荡时局下，他的戏剧教育事业一

再被迫中断,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一次次应着时代脉搏而拾起。

【动荡时局下的坚守】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熊佛西总是热情洋溢、真性情的：“他

从来不摆院长的架子，他总是亲切地称呼学生为‘孩子们’”；

“走在校园里，他总是热情地跟遇到的每个人打招呼，同花匠

亲密交谈，和传达室工友嘘寒问暖，想要把学院里的每个人

都记住。 即便是生命的最后，在华东医院养病的他也要坚持

每天到校园里走走。 ”

【“爱生如子” 的老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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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不仅是健
康的娱乐， 而更是一
种有力的教育”

“今后的戏剧运
动必须转过方向来 ，

朝着大众走去”

以 “人 ”为本 ，培
养面向大众、 为社会
服务的戏剧人才

【学
术
档
案
】

平民化的戏剧家
“我一向认为， 戏剧不仅是健康的娱乐，

而更是一种有力的教育。 这种教育的起落，足

以影响我们中华民族的兴衰。 ”戏剧即教育，

在茫茫黑夜中点燃火焰， 让戏剧真正走向大

众、鼓舞大众，这样的思考和探索贯彻了熊佛

西的一生。

其中， 到河北定县开展农村戏剧实验是

一段非常重要的经历。 出身农村、对农民有着

深厚感情的熊佛西清醒地认识到， 戏剧工作

者在知识分子圈里兜来兜去是没有出路的 ，

如果离开农民谈大众化，就是空话。 他从戏剧

内容、剧场、演出方式等方面都进行了革新 ，

比如建 “露天剧场 ”、主张 “台上台下打成一

片，演员观众不分”的新式演出法等等 ，为中

国戏剧大众化的实践留下了光辉典范， 在今

天依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 《熊佛西戏剧文集》 （上、 下册）， 上海文

艺出版社， 2000 年


